
江南的春雨如丝，密密层层，不一会儿，
屋檐上滑下的雨帘，滴答滴答地敲打着青石
板。田间地头，马兰头约好了似的，一下子
冒出来，比肩而立，倚风自笑。青色或红色
的茎，撑着几片椭圆的叶，擎着如菊的花，齐
整的淡紫花瓣，围着鹅黄的蕊心，如一群窈
窕村姑，翩跹曼舞。

水乡的马兰头随处可见，有红梗的、
青梗的，都可食用，红梗的还可以入药。
孩童时调皮，一划破手脚，摘把红梗马兰
头捣成泥，敷在伤口止血。秋燥时节，流
感肆虐，配以白喉、金银花、甘草等，煎汁
代茶，预防流感，缓解高血压、青光眼。周
作人先生回忆起那时的童谣，“荠菜马兰
头，姊姊嫁在后门头”，随口吟来，有点任
性，却与人亲近得很。

在江南，挑马兰头是小家碧玉主妇的绝
活。连片的马兰头茎细叶薄，挨挨挤挤，急
性子的人，一把一把地割，掺杂许多其他叶
子；阳光撒播匀称的地方，马兰头散着长，叶
片厚实。曲线玲珑的俏姑，一手轻撮马兰
头，一手顺着茎斜插小剪，一挑一剪，优美飘
逸。掐一段入口，黏滑微甜，泥腥味儿里留
存着一份宁静。这情境，惹得一些大姑娘、
小媳妇混在俏姑堆里，莫非也要把自己变成
一棵马兰头，好让哪位心仪的白马王子挑
走？

被心上人挑走是个意外收获，大饱口福
才是有意之举！“离离幽草自成丛，过眼儿童
采撷空。不知马兰入晨俎，何似燕麦摇春
风？”陆游的眼里，马兰头是春天的珍馔。挑
来的马兰头，可以清炒、凉拌、干蒸和作馅；吃
不完的汆过晒干，以补秋冬菜荒时的口福。

春到人间万物鲜，袁枚觉得，这马兰头，
“摘取嫩者，醋合笋拌食，油腻后食之，可以
醒脾”。去掉马兰头老茎洗净，入沸水略焯，
切细丝后拌上细盐、麻油、陈醋、生抽，碧绿
的菜末点缀上碎玉似的香干，做成香干马兰

头后，康熙品尝过盛赞，“不图民间有此清香
物”！竹笋、马兰头几乎同时上市，香干丁、
春笋丁，拌入马兰头的嫩叶，加佐料拌匀，自
然清爽甘甜。《西游记》被救的樵子，答谢唐
僧师徒，也摆上烂煮的马兰头吃食，是想告
诉唐僧师徒：大恩不言谢，不尝尝马兰头，怎
么会知道春天的暖意？

马兰头其他的吃法更有味。素油加热，
沥干的马兰头入锅，刺啦作响，翻炒，浓香直
扑鼻翼，绿莹如簪，沁透肺腑。一入口，清鲜
爽嫩，啜糯软薄粥，暖心熨帖，顿生“布衣暖，
菜根香”的淡定与满足。加入猪肝、肉丝等
荤素同炒，无需雕琢，恪守本真，餐桌上春光
乍泄。晒干的马兰头，沸水煮开捞出，“南人
多采汋晒干为蔬及馒馅”，《本草纲目》这样
记载，汆过的干马兰头，加油和肥肉炖，揭锅
盖，一股喷香扑鼻而来，煞是诱人。剁碎了
和猪肉泥拌匀，拌上油渣碎，包成水饺或青
团，品酒抒怀，更加惬意。以前日子苦，没有
米粉，就用元麦粉做皮，做成了粯团子，灰不
喇唧，嚼一嚼，有点卡嗓子，苦涩过后，清香
泛起。禅意的乡野生活，不想成就了一生的
记忆。

据说，马兰头原名“马拦头”。明人王磐
揣测，此物丛生田野路边，可长到两三尺高，
会绊马蹄。民谣说，“马拦头，拦路生，我为
拔之容马行”。殊不知，清明时节，无锡当地
的百姓品尝马兰头青团子，来怀念吴泰伯，
警示后世做人要清清白白。袁枚在《随园诗
话补遗》说，汪研香司马摄上海县篆，临去，
同官饯别江浒，村童以马拦头献。某守备赋
诗云，“欲识黎民攀恋意，村童争献马拦头”，
好官、清官离职，百姓拦马相留，留的是清香
的人品、官品，挺有意思！

薄雾萦绕的江南小村，恍如仙境。忙完
了春耕，捧一碗凝脂糯米粥，夹一筷凉拌马
兰头，听花间蜜蜂嘤嗡清唱，多美的一幅江
南诗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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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闲品

♣ 周振国

文人相“亲”

书人书话

♣ 程韬光

今月曾经照古人
前岁十月，我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折，离开工作

和生活三十年的郑州，回到武汉母校任教。尚未
安顿停当，便遭遇新冠病毒暴发，美丽的江城顿时
停摆。受疫情影响，我和全国人民一样，短暂地蜗
居在郑州家中，停下昔日繁忙的脚步和思想，略带
忧伤地回忆过去和展望春天。网络上到处都是关
于疫情的消息，似乎在不断催促我去了解疫情，去
想办法对付伴随人类从过去到未来的病症。此
时，我萌发了创作《医圣张仲景》的念头。这个念头
一出现，就像一道闪电照亮心田！是的，我的乡人
张仲景曾在东汉末年乱世舍弃功名，艰难地走向
制服伤寒瘟神的坎坷之路。医人医天，著述《伤寒
杂病论》，写就“活人书”！

“在黑褐色的忧伤飘落而下时，往事应该像
大理石一样的确凿！”想到这里，我放下手机，翻
身起床，站在窗前，恰遇大雪纷纷。我眺望故乡
方向，眺望被雪花填平的沟壑和时空，眺望我与
张仲景穿越时空曾共同生活过的涅水、白河、严
陵河、岐棘山、桐柏山……那里沉淀着太多的故
事，需要去钩沉和讲述。在困顿于新冠病毒和大
雪的日子里，我迫切地想讲给你们听！

那就从我儿时的记忆开始吧……
我人生的元记忆来自一场洪水。那年，豫

西的大雷雨已经持续七天了。闪电的鞭子劈开
墨云，不息的雷霆捶打天空。在“天塌了”的惊
骇声中，雨水已经灌满沟壑洼地。扛着铁锹和
锄头试图拯救庄稼的父亲和村民，眼看着严陵
河水漫过堤岸，漫过庄稼的叶子和花朵、漫过母
亲和孩子的惊呼，在无奈叹息中，一步一步地退
回村庄……我家的老宅位于村庄最高处，洪水还

在院子的门槛外徘徊。一家人不安地站在屋檐
下看天，却惊扰了屋檐下避雨的马蜂。马蜂毫不
留情地将疼痛烙在我的额头，彻底唤醒我的记
忆，至今想来还有隐痛。在我彻天彻地的哭声
中，祖母挑出蜂针，又用青蒿为我擦了几下患处，
竟神奇地止住了疼痛。祖母向天拱了拱手：“多
谢张圣人！”

当夜，担心严陵河上游水库决口，父亲带着
祖母和我的兄弟妹妹去了地势较高的太子岗，留
下我与固执的母亲一起看家。“有妈在，家就在。”
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刚好一声响雷滚过，“别怕，大
水淹不到咱家！百年老宅经过不少风雨，倒不
了！”母亲搂紧我，“今夜，院里要来猫、狗、老鼠、蛇
还有黄鼠狼。你别怕，张圣人说，人不惹它们，它
们就不会进屋里。”母亲又拿出窝窝头和杂粮，均
匀地放在楼门外的高处，“那些动物也会感恩。”她
指着一条大蛇还有树枝上的几条小蛇，压低声
音，“说不定，它们就是涅水龙王派来看水情的。”
又对大蛇大声说：“给老龙王捎个信儿，记着张圣
人的话，遇涝减三尺。”母亲带着我回到屋里，也不
关门，让我跪下。她举着装满五谷杂粮的瓷碗向
天示意，然后放在条案上，上三根香，让我磕头。
我问为啥？母亲说：“咱要拜龙王！拜张圣人！”在
我幼小心中，还不知道如何去敬鬼神，但母亲让
我去做，我也只能按她说的去祷告。那夜，我依
偎着母亲一直坐在屋檐下，看外面忙碌的动物们
奔来奔去，也听着楼门外的洪水一浪一浪地滴
答。到了后半夜，雨渐渐转小，那条大蛇也没了
踪影……夏夜很快就过去了，黎明，冷不丁地听
到几声鸟鸣，母亲摇晃着站起身来：“龙王听了张

圣人的话，这天要晴了！”她拉着我走到院外，楼门
外的水正在退去，留下的水痕就像一片巨大的湿
布。放在楼门外的那些窝头和杂粮已经没有任
何遗留，到处都是花瓣一样或大或小的爪印。天
晴了，太阳升起来，照着水汽弥漫的村庄。氤氲
的阳光透过枣树枝丫，在我家院墙上绘着万花筒
般的图案……大水正在退向河沟，成群的鱼翻动
着水花。忽然，一条大鱼跃出水面，母亲笑了，“张
圣人，你看，连这鱼都开心！”感叹间，远远看见父
亲高举着一包救灾的馒头，蹚着齐腰的水，披荆
斩棘般地过来。看见父亲，我却累了，头一歪，就
依着母亲的肩头深深入睡……

这是我人生的元记忆。四十多年过去，那场
洪水仍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清晰如昨，耳边经
常回荡着“张圣人”的名字。尤其是在我故乡，每
当乡民们遇到疾病和小灾小难时，口里总念着

“张圣人”。随着年龄增长，我终于知道原来人们
口中的张圣人就是张仲景。更令我吃惊的是，张
仲景东汉末年出生于我的邻村张庄！在东汉末
年乱世，他舍弃功名，历经万千磨难，控制住发生
在南阳、荆州、长沙等地的七次伤寒瘟疫，写就
《伤寒杂病论》、《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
《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等，被
后人称为“活人书”，拯救了无数百姓性命，甚至
拯救了中华文明，被奉为医圣。我为和圣人生活
在同一片土地上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我更想
做点什么，尤其是在新冠病毒肆掠人类时，在我
们呼唤医圣，需要医圣时！

恰在此时，我与同乡诗友梅老邪、医师朱剑南
聊起旧事，他们说起民间玄幻的传说：南阳盆地之

所以自古以来风调雨顺，很少饿死人，是因为张仲
景曾以龙珠救治过涅水金龙，诊金是要求行云布
雨的龙君“遇涝减三尺，逢旱加五寸”。这是多么有
趣的故事！是机缘更是巧合，猛然点燃了我创作
《医圣张仲景》的热情。而因疫情而封村封路的硬
核措施，也保证了我创作所需要的大块时间。时
不我待，我开始夜以继日地投入忘我的创作中。

在创作中，我认真阅读《伤寒杂病论》和关于
张仲景的前人著作，努力以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
础，源于史料又不拘泥史料，注重药理而不沉湎于
中医，以“大文化、大思想、大传承”为要质，究其一
生，将医圣回归人间。以风起云涌的东汉末年为
时代背景，以新力量和旧结构间的冲突为文化背
景，以张仲景医人医天及控疫抗疫为线索，全面揭
示他孤独浪漫、彷徨流离、传奇悲烈、辉煌奋斗的人
生。在写法上追求情景交融、波澜跌宕，气韵上追
求大气磅礴、荡气回肠，努力地让广大读者在享受
小说的阅读中，传递中医文化和仲景精神。

出乎意料的是，创作的热情很快转化为沦入
古书堆里的考证，一些自认为正确的描述总不时
为历史所推翻。我努力将自己的人生际遇与古
人对接，去寻找精神的共鸣。多少个辗转反侧的
夜晚，我与梦中的张仲景讨论药方，品味他的人
生。如果说，张仲景在用医术拯救那个时代，用
时代来书写自己的人生，那么，作为今人的我是
在用生命来书写他的人生。相信读者在阅读我
的文字时，会体会到其中的辛劳和孤寂；会体会
到一个努力去捣毁时间隔膜、欲与张仲景精神同
在的身影，亦必能体会到一颗不甘心平庸地度过
这短暂一生的灵魂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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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富国

马兰头

荐书架

♣刘 稚

《回响》：书写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

《回响》讲述了女主人公冉咚咚在侦破凶案
过程中，无意发现丈夫私自开房。于是，她既要
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两条线的心理较量同时
展开，既呈现了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了心灵的浩
瀚……由于作品中深入挖掘了每个人物的心理，
因此，也有评论家把该作称为“心理现实主义”小
说。

该小说涉及大量的推理学和心理学知识，在创
作《回响》之前，作者从未写过推理与心理方面的小
说，但他花了许多时间恶补这方面的知识，以求行
文中的每一字句都合乎人物心理与生活现实。他
进行得异常艰难，以至于每写1000字，都要停下来
细细审视，找错误，找缺点，补细节。这部小说从构
思到完成，用时四年。

《回响》除了保持东西一以贯之的写作风格之
外，还拥有了更为客观和深刻的书写。东西高度自

觉的文体意识、对现代小说形式的深入思考、步履维
艰的文学实践、对当代日常生活的勇敢逼视等都在
《回响》中有了非常集中且炉火纯青的表达，既因循
承续，又革故鼎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回响》是确
实对人性、对人的当代性有话说、有发现的，同时它
又是用小说家复杂的、反讽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一部
小说。它是关于人性和人类境遇的基本主题在当
下最新的、有力的洞察和回响，对于小说艺术来讲，
人性的复杂性尤其需要艺术创造的复杂性来确保
和照亮。在这个意义上，《回响》是值得反复阅读，
也值得我们深入研讨的一部作品。”《回响》写出了

“真实眼泪的惊骇”，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也写
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同时，他还通过因自
我认识的挺进而产生的醒悟与内疚，测量了人性的
底线，并重铸了爱的信念。

人间草木

♣ 潘新日

沧桑白蜡

白蜡心苦，我是知道的。
可能是我太过于悲悯，每每看到白蜡那沧

桑的树皮，我都会不忍于下手锯掉它多余的
枝，任凭它自由自在地生长，以至于我的主管
老是在会上点我的名，批评我太懒。

我真不是懒，我太在意白蜡的感受了。
白蜡生陋巷，芍药植显家。这是我们那里

的俗语，讲明了白蜡的身份，说白了，白蜡就是
树中的平民，和我一样，出身贫寒，且终生劳
碌。自然，便有了相通的地方，彼此关照一下，
似乎情有可原。

早上的一场风，把黄了一秋的树叶，一叶
叶地从树上撕下来，扔到风里，残酷得要命。

树叶是树身上的肉，它们落下来，就剩下
一身长长短短、粗粗细细的骨头，立在风里。
白蜡的枝叶茂盛，剩下的枝杈就多，寒风一吹，
就响起了口哨。那是它们的吼叫，对命运不屈
的吼叫，有一股坚强的劲在里面挣扎着，透着
不屈和不舍。

二爷背着药箱用刀子剜翘起的树皮，这些
白蜡身上的老衣服，学名秦皮，是二爷眼中的
宝贝，它是一种名贵天然药物原料，具有止血、
生肌、定痛，及治金疮、出血尿血、下血、疮疡久
溃不敛、下疳等作用。

他有两服得意的方子。一个是治慢性细菌
性痢疾的方子。秦皮12克，生地、榆椿皮各9克，
水煎服；一服是治急性肝炎的方子。秦皮、茵陈、
蒲公英各30克，黄柏9克，大黄9克，水煎服。

这两服药的当家草药就是秦皮，二爷当然

不会放过这难得的采药机会，给了它们第二次
生机。

我们老家有一种野生的小白蜡树，多长在
田野和村庄周围，这种树的叶子是治疗口腔溃
疡的特效药。村子里的人患了病，就去找二爷
治，二爷跑到野外，摘几片小白蜡的叶子，在池
塘里洗净，让那人嚼烂之后，含在嘴里。

听说很疼，很多人都受不了，只需几天便
可治愈。如此，很多人便记住了这个偏方，只
要患了口腔溃疡，就跑到外面摘几片叶放在嘴
里嚼，而后，含在嘴里一会儿。

久病成医，这方子便在民间传开了。
白蜡树喜阳，天生是城乡绿化的行道树上

品，很多地方都愿意种植它。泰山脚下有一片
白蜡基地，几个种白蜡的老板念起白蜡的好
来，可谓滔滔不绝，自己种植的东西，就像自己
的孩子，有了感情。

人们选树，总是选那种阳面山上的白蜡。
这些树，一般枝形优美、冠幅饱满、树干挺拔，
栽植起来易活，深受市民的喜爱。

一次，和南开大学的教授聊天，这个法律
系的博导，不仅知道天津市的市花是白蜡，而
且谈起各种植物来滔滔不绝。我惊讶于一个
学者的博学，更为他心中的绿色情结所感动。

我定点深入生活的时候，曾经结识我们老
家的植物学家王先生，他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在
研究花草上。他领我参观他的盆景园。园子里
的几盆对节白蜡吸引了我的眼球，先生夸我有
眼力，说这就是被称作活化石的对节白蜡，很罕
见，也很珍贵，被誉为“盆景之王”。前几天，省
农大的孔教授刚来看过，也喜欢得不得了。

当然，盆景的天地着实是太小了，再美，也
仅是一方小的天地，还是这些泼皮的白蜡，满街
道地跑，疯疯癫癫的样子，洒脱、俊逸。

白蜡树的叶子茂密，一撑开就是一把伞。
白蜡是个急性子，初春的芽一发出来，就

忙着打开自己，满树满树的嫩绿犹如刚泼的
墨，耀眼的新鲜，走在下面，听着树叶“沙沙”地
响，有点踏着春风行走的感觉。

最喜欢的就是那满树的洁白的花了。花
一开，一嘟噜、一嘟噜的碎花撑破满树的绿，露
出它们的亮色，似有香，也无香，可见蝴蝶和蜜
蜂忙碌其间。这些撩人的白，被绿色捧着，在
道路上行走，一树挨着一树，一树连着一树，让
春天丰满，让道路敞着洁白的心。

白蜡滴油。夏天散步，油粘住鞋底，刺刺啦
啦地响，可以感觉到粘脚。懂行的人说，这是白
蜡虫排泄的蜡，可以制蜡。后来听说，南方人专
门在白蜡树上放白蜡虫，专门用于制蜡。

二爷说，唱戏用的枪杆就是白蜡杆制作的，
又说岳家军的枪杆也是白蜡杆，这种树韧性强，
有张有弛，张弛有度，在战场上让金兵吃尽了苦
头。我曾经砍过一枝白蜡树枝，削去皮后，握在
手里把玩，也确是肉嘟嘟的，舒服得很。

没事的时候，我也仔细观察过白蜡，它的
根会隆起很多树瘤，杆上总会有很多皮翘起
来，也会有很多窟窿，开始，老以为是树生病
了，绿化经理说，那不是病，白蜡就这样，一到
冬天就变得沧桑无比。

我的脑海里都是白蜡春天郁郁葱葱和秋
天一树金黄的样子，猛地看到它变这个样子，
心里还是无法接受。人会变，树叶会变，那些
沧桑，有人的影子。

都说文人相轻，其实自古以来有文人相
轻的，也有文人相重或相“亲”的，相轻遭诟
病，相“亲”传佳话。

《刘公嘉话》载：唐朝“苦吟诗人”贾岛，
骑驴到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路上吟得诗
句：“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但他对联中
的“推”字不甚满意，想换为“敲”字，几番琢
磨拿不定主意，于是骑在驴背上边走边斟
酌，还不时地比画着“推”与“敲”的动作。这
时，碰巧吏部侍郎兼京兆尹韩愈路过，贾岛
不知不觉冲撞了仪卫队。随从人员将贾岛
拉下驴背，带到韩愈面前。贾岛解释并非有
意冒犯，实是“推”和“敲”惹的祸。韩愈并不
怪罪，停马伫立沉吟良久，对贾岛说道：“还
是用‘敲’字更好啊。”于是二人拱手言欢，韩
愈还给贾岛换上马，二人并骑而行回到韩
府，并且很长时间彼此相惜不忍分开。这段
佳话也诞生了“推敲”这个典故。

西晋陆机对左思的态度则经历了一个过
程。太康十年，即公元289年，有“太康之英”盛
誉的陆机从江南来到京师洛阳，动了撰写《三都
赋》的念头。当他听说一个叫左思的无名之辈
正在写作此赋时，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
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
耳。”称左思粗俗，要用他的书盖酒坛子，实际上
就是看不起左思，不相信什么人都能写《三都
赋》。然而，当左思的十年心血之作被人争相阅
读传抄，竟引得洛阳纸价大涨，陆机也不由得拿
来抄本，一读之后，却顿感惭愧不已，表示自己
写不出这样惊世骇俗的奇文妙作，在极力赞佩
推崇的同时，他选择放弃写作《三都赋》。成语

“洛阳纸贵”和文学典故“陆机辍笔”就是这么来
的。不过，陆机版《三都赋》未能面世，世人无缘
拜读，也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憾事。

文人相“亲”，李白、杜甫不能不提。一个
诗仙，一个诗圣，两人名气都很大；李白比杜甫
年长11岁，没有大过一轮，这样名不分伯仲年
龄也相仿的两人，照说最有可能不对付，但李
杜却相敬相惜情深义重。天宝三年春，44岁的
李白被唐明皇打发出翰林院后，来到洛阳，和
家住洛城的杜甫见了面，这一见，闻一多说相
当于两颗星相遇。当年秋，两人又相约同游了
梁和宋，即今天的开封和商丘，还过黄河往王
屋山访道寻仙，其间高适也来凑热闹，如今开
封禹王台公园内的“三贤祠”，便是纪念这次开
封游的。次年秋，两人再次结伴同游东鲁，即
今天的山东，最后在兖州赠诗作别，杜甫赠李
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遗憾的是，两人从
此无缘再会。此后，杜甫写有十多首思念李白
的诗，多年后李白再游齐鲁，也深情怀念杜甫：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梁启超和陈寅恪则堪称君子之交。陈

寅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只求学问、不求
学位的他没有文凭，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先
生的学问胜过我。”并向清华大学校长鼎力
举荐，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国学院教授。
按常理来说，陈寅恪应该感谢或感恩梁启
超，但人们看到的不是这些，反而是两人常
常为学术问题发生争论、互不相让。梁启超
的一个同事和陈寅恪有过节，便故意拿来一
份学报给梁看，学报上刊有一篇陈和梁“对
着干”的文章。不过文章说的梁启超知道，
也就是在陶渊明为什么弃官归隐的问题上，
两人有分歧，正在打笔仗。当梁明白同事挑
拨离间的用意后，对同事进行了严厉的斥
责，并说：“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梁陈
之谊在清华师生中曾传为美谈。

人与人之间，包括文人之间，重要的还
在于了解，彼此了解了，要么道不同不相为
谋，要么就容易互相亲近，这个并不复杂。
曹丕抛出“文人相轻”，其论据有两个，一是
就文章特点来说的：“文非一体，鲜能备善”，
这个没问题；二是拿人性弱点来说的，他借

“敝帚自珍”这个典故，来说明人只能看到自
己的优点而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进而断定文
人之间势必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就
难免狭隘和片面了，且不说他对成语“敝帚
自珍”解读的问题。事实上，因为文无定法、
文无第一，真正的文人或文家，懂得彼此尊
重、接纳和包容的意义，明白相互学习、借鉴
和切磋的必要，善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乐
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要的是他们也是
这样做的，古今文人相“亲”的例子，可谓不
胜枚举。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
园，再说同为文人，共情的东西自然也会多
一些。这里改曹丕原话一个字：“文人相

‘亲’，自古而然”。当然，“相轻”也是有的，
这个曹丕已经说了。

椿树隔墙掷过来的花萼
惯性不减
地面上，小花猫留下的清浅爪印
盖不住一片片干萼叶
散落的星河
走一步，笤帚篾儿紧一下
微颤的心绪
谁将春水暴涨、漫堰的辰光
拿捏这么准
顺手推开小铁门
吱扭扭响的
那是春天的心事

诗路放歌

♣ 李志胜

春天的心事


